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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人陆绍珩曾为我
们画了一幅人间图，颇具讽

意：当风雪弥漫长安之夜
时，在一个古庙的冷铺上，

一个乞丐睡得正香。在不远
处的一座豪宅里，一个白胡
髭的老贵人，尽管盖着锦
被、围着床帷，却合不上
眼。
这使我想到一个故事：

有位富人，每天早上经过一
个豆腐坊时，都能听到屋里
传出愉快的歌声。一天，他
忍不住走进豆腐坊，看到一
对小夫妻正在辛勤劳作。富
人动了恻隐之心，说： “你
们这样辛苦，只能唱歌消
烦，我愿意帮助你们，让你
们过上衣食不愁的快乐生
活。” 说完，他放下一大笔
钱走了。第二天一早，富人
又经过豆腐坊，却没有听到
小夫妻的歌声。第三天、第
四天，依旧没有听到他们的
歌声，富人好奇怪。就在这
时，做豆腐的男人出来了。
他看见富人后便急忙说道：
“先生，我要还你的钱。因
为，没这些钱时，我们每天
做豆腐卖，虽然辛苦，但心
里非常踏实。自从拿了这笔
钱后，我和妻子反而不知如
何是好了。我们靠做豆腐就
能养活自己，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呢？ 放在屋里，还要担心它丢了。
所以还是把钱还给你吧！”
也许这个故事并不合现在许多

人的口味。他们会说，钱多还不好
吗？ 没听说过钱多会咬手的———但

事实是“钱多” 的确会“咬
你的手”。像陆绍珩讲的那
个 “白髭老贵人”，就是因
为 “钱 多”，所 以思虑 也
多—————又想多有钱，又担
心别人谋算他的钱———连个
踏实觉也享受不了。

拥有更多的财富，是许
许多多人的奋斗目标。财富

的多寡，也成为衡量一个人
才干和价值的尺度。当一个
人被列入世界财富榜时，会
引起多少人的羡慕。
英国思想 家培根曾说

过：“对于财富，我充其量
只能把它叫做美德的累赘。
不要追求显赫的财富，而应
追求你可以合法地获得的财
富，清醒地使用财富，愉快
地施与财富，心怀满足地离
开财富。” 对于培根的建议，
我们确实应该认真思考。
现在不少 人急于发大

财，结果去搞歪门邪道，甚
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如
贪污受贿、制假贩假，盗版
走私，贩卖毒品⋯⋯他们变
成了金钱的奴隶，财富对他
们如同绞索，他们越是贪
求，绞索就勒得越紧。一个
贪官说，他每当听到街上鸣
警笛时，就觉得是来抓他
的，惶惶不可终日。这样的
不义之财再多，又有什么
“乐趣” 呢？
我们并不排斥财富，我

们厌恶和蔑视的是对个人财
富的过分贪求，是以不正当

手段聚敛财富的行为。我们努力创
造财富，我们所追求的： “并不是
贪婪的掠夺品，而是一种行善的工
具。” （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语）
这应该是我们对待财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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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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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有一位被当地人誉为模范丈夫的作家，他
悉心照顾患有精神障碍的妻子，因而受到媒体的关
注。然而，这个戴着“桂冠”的模范丈夫，于今年初提出
了与爱妻离婚的要求。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在
这个问题上人们又该如何理解他的婚姻？不久前本文
的作者对此进行了独家采访。

———编者

编后———

当爱人无法同你进行爱的交流，
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之时，你将面临选
择。这种选择有时是很难的，特别对 “模范丈夫”、
“模范妻子” 来说就更难。
事实上，如果他们自己不点头说要解放自己，

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旧的思想框框里解放出来。
程柏山这种既尊重道义又选择爱的人，其实很值得
敬佩。他敢于扯下面具，抛开光环，直面真实的人
生，他是位勇敢的人，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

2004年2月 16日6点30
分，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
武汉市江岸车辆厂宣传干
事程柏山起了床, 匆匆进了

厨房,为11岁儿子做早餐。然后，他催促儿子洗脸、吃饭，
把儿子送到学校。之后，走向武汉市江岸区法院⋯⋯
程柏山来到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后，向法官递交了一

份离婚申请书。
当得知眼前这个满脸愁容的中年人就是媒体竞相

报道的武汉市作家、模范丈夫程柏山时，立案的法官茫
然不解：你是“模范丈夫”怎么会要求离婚？

难忘的爱情
1964年，程柏山出生在武汉市一个知识份子家庭，受

父亲的影响，他热爱写作。
1982年高中毕业后，程柏山走进了军营，他的爱好在

部队得到了发挥，当上了连部文书。三年后，带着各种荣
誉的程柏山复员后被分配到武汉市江岸车辆厂，当了一
名普通工人。
那时的程柏山虽然一文不名，但他有文化，有修养，

因此引起了一个叫晓霞的女青年的注意。
晓霞的父亲是厂里的干部，他看不起这个身材瘦小

的退伍军人，因此对程柏山与他女儿的恋爱持反对意
见。而晓霞又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孩，既不愿违抗父母
之命，又对这份爱情割舍不下，就这样他们在反反复复
中谈了三年多的恋爱。为此，程柏山感到身心疲惫。

1989年，相貌一般的尚萍从技校毕业分到了车辆厂。
程柏山与晓霞的爱情长跑，被尚萍看在眼里。在平时的
工作中，尚萍逐渐对儒雅文弱的程柏山产生了好感。

当晓霞再次向程柏山提出中止恋爱关系时，尚萍来
到了程柏山身边。在程柏山和尚萍频繁的接触中，同事
们也都说他们很有夫妻相⋯⋯
没有太多的浪漫，1991年，程柏山和尚萍结婚了。一

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程柏山和尚萍有着共同的写作爱好，业余时间，程

柏山夫妻俩比着写文章。尚萍还把程柏山写的东西进行
了整理，分门别类地装订成小册子。
有了尚萍这样的得力助手，程柏山在写作上突飞猛

进，几年中他接连发表了4部小说。在程柏山的影响下尚
萍也也拿起了笔，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随着程柏
山知名度的提高，他被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工作。

飞来的厄运
1994年初，尚萍忽然经常头疼，有时还无缘无故发脾
气，曾经温馨的家开始有了争吵声。

2001年5月18日，程柏山带着尚萍到医院检查后，得
知尚萍患的是“垂体腺瘤”。一周后，尚萍住院进行了垂
体腺瘤的切除手术。不幸的是，由于手术失误，造成了尚
萍“器质性精神障碍”，被鉴定为二级致残。她完全丧失
了生活能力，而且智商仅相当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尚萍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过去她的日记里大多记

一些家庭的琐事，而在她得病前的最后的几篇日记里，

却充满了对程柏山和儿子
的深深爱恋。
妻子病后，程柏山常常

独自翻看她的日记，时而被
日记中的话语感动而眼睛
湿润，他强烈感受到妻子对
他、对儿子、对这个家庭的
爱。为了表示自己对妻子的
爱，他从尚萍进手术室的那
天起，开始在日记本上记载
尚萍的治病经过、家庭面临
的困境以及对尚萍、对孩子
的爱。

2002年8月，程柏山已
为尚萍写了10万多字的康
复日记。程柏山悉心照顾妻
子的事，感动了他周围的许
多人，武汉市的一些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程柏
山也被誉为江城的“模范丈夫”。

艰难的呵护

自尚萍生病后，程柏山家庭收入开始捉襟见肘，仅
每个月支付保姆工资的开支就占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
一。由于尚萍是精神障碍病人，照顾她比正常的人要困
难得多，一年中他家换了三十多个保姆。
保姆走了，尚萍的妈妈走了，留下的只有程柏山。

“谁都可以推、谁都可以躲、谁都可以逃，只有我不能，因
为我是她的丈夫⋯⋯”程柏山说。
程柏山家住在七楼，每次把尚萍哄下来上医院看病

都很难。有一次他要带尚萍去医院，哄了半个小时才把
尚萍哄起床，但当他们下到4楼时，尚萍突然大闹起来，
之 后就 再 也不 肯 下楼 了 ，一 早 上的 努 力就 白 费
了。
然而，有些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尚萍

的病并没有因为程柏山日日夜夜的祈祷和悉心的照顾
而好转。相反地尚萍开始频繁地胡乱发脾气，不管是白

天还是深夜都会歇斯底里地叫喊⋯⋯
对此，程柏山不仅身累，而且心累⋯⋯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的

压力，程柏山在日记中反复地问自己：“我到底还能撑多
久？”第一年，凭爱，第二年，靠责任，再往后呢？
尚萍第二次手术后，程柏山被告知，尚萍将很难康

复。

久违的欢笑

英国小说《简·爱》中描写了一个家里有个疯妻子，
不能离婚，需要丈夫罗切斯特的爱支撑着活下去的故
事。程柏山就是中国的罗切斯特。

2002年8月12日，是程柏山终身难忘的一天。那一天，
程柏山拿到了武汉市作家协会的证书。
拿到证书后，程柏山却高兴不起来。自尚萍病了之

后，程柏山就一直没出什么作品了。他满脑子都是关于
尚萍的病、关于必须面对的琐事，他的心无法安静下来。
那年，程柏山为妻子写“康复日记”的事迹见诸报端

后，一位农村女青年小刘拿着报纸辗转找到程柏山，希
望能帮助他一起照顾他的病妻。
随后，小刘经常来帮助程柏山照顾尚萍，给她洗头

洗澡洗衣服。程柏山的儿子也非常喜欢这个小刘阿姨，
程柏山的家又响起了久违了的欢笑声。

2003年11月17日，小刘突然从
程柏山的视线里消失了。在此之
前，小刘曾对程柏山说：“我爱你，

但我不能和另一个女人分享你的
爱⋯⋯”

这件事情对程柏山的打击很
大。小刘来了，拨亮了程柏山原本
昏暗的生活，然而，小刘又走了，一
切又回到了过去。
面对痊愈无望的妻子，面对作

为市作协会员两年未出一篇作品
的事实，渴望过上正常生活的程柏
山下定决心摘掉头上的光环，选择
了离婚，以求得一份和别人一样的
生活。

无奈的选择

程柏山提出离婚后，法庭并没
有马上立案。尚萍的娘家人得知这
个情况后，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兴
师问罪。为此，程柏山起草了一份
协议书：离婚后孩子由程柏山抚
养，尚萍的法律监护责任（一切生
老病死）仍由程柏山承担。
在程柏山的承诺下，尚萍的父

母才同意了他的离婚要求。
令程柏山没有想到的是法庭对他的离婚要求也有质

疑。一位庭长对程柏山明确表示:“你和精神病患者离婚，就
是法律允许，道德上也说不过去。”
程柏山要与病妻离婚的事传开后，也有人说：善良不

是绝对的牺牲自我，责任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付出；没有
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意没有坚强的经济后盾，仅凭责任和道
义，是行而不远的。还有人说，程柏山应该把病妻安排好，
让儿子和他有个新的开始；现代人都追求生活上的完美，
很少有人像程柏山以这种方式追求道德上的完美的。社会
应该给予程柏山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湖北法大律师事务所游友安律师说，《婚姻法》 规定：

如果患有精神病的配偶一方不同意离婚，应按法律规定审
理。如原来夫妻感情较好，有子女的，以不离为宜；如确系
久治不愈，事实证明夫妻关系已不能再维持下去，经对方
亲属及有关单位安排好患者的生活、医疗、监护等问题后，
可准予离婚。

程柏山说，其实，我对尚萍还是怀有深深的爱，我会负
责她今后的生活，但照顾尚萍是一回事，婚姻又是另一回

事。
记者随后与程柏山一起来到了江岸区岸北的托老所，

见到了躺在床上的尚萍。照顾尚萍的护士长说：“程柏山每
隔两天，都要来看望一次尚萍。每一次来，都会带她最喜欢
吃的食品，陪她说会儿话。 尚萍每月需630元的护理费，
这对每月只有1000多元收入的程柏山来说，经济压力是很
大的。”
日前，记者在发稿时，得知法院对程柏山的离婚案已

经立案。 文/付弘成 图/费菲

爱妻久病痊愈无望 丈夫渴求正常生活


